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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

荣 新 江

　　提　要:848 —1036年间以敦煌为中心存在的归义军政权 , 大体上可以分成两

个阶段 , 以 914年为界 , 前期由张氏家族掌权 , 后期由曹氏掌权。前后期的归义

军政权 , 在内政和外交等方面 , 有许多明显的不同 , 迄今没有圆满的解说。本文

提出曹氏统治者出自粟特后裔 , 并从敦煌粟特曹姓的来源 、 粟特人担任归义军要

职的情况 、曹氏与回鹘于阗的联姻 、 粟特人在曹氏政权中的地位等方面加以论证 ,

从而对曹氏政权的特性及其对敦煌历史的贡献 , 给予了比较合理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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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归义军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期的归义军政权主要由张氏家族掌权 , 自

848年至 914年 (包括金山国);后期政权由曹氏家族掌权 , 自 914年至 1036年 。

自安禄山叛乱后 , 吐蕃陆续占领了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 。848年 , 沙州土豪张议潮率众

起义 , 赶走吐蕃守将 , 归附唐朝。851年 , 唐朝设立归义军 , 以张议潮为节度使。861年 , 张议

潮率蕃汉兵攻占凉州 , 势力达到最盛期。以后 , 随着 840 年自漠北 (蒙古高原)西迁的回鹘势

力进入天山东部地区和河西走廊 , 大概在 866年 , 仆固俊创建了西州回鹘 (西回鹘)政权。867

年 , 张淮深代张议潮掌归义军政权 , 但没有得到唐朝的支持 。876年 , 归义军西面的伊州被西回

鹘攻占。东面的甘州 、肃州也渐渐被进入河西的回鹘占领 , 这支回鹘势力建立了甘州回鹘政权 。

890年 , 张淮深被杀 , 沙州内乱 , 张淮鼎 、索勋 、李明振诸子 (母为张议潮女)、 张承奉相继掌

权。内乱进一步削弱了归义军的力量 , 辖境缩小 , 基本上只能保有瓜 、 沙二州六镇的范围。907

年 , 朱全忠废唐朝皇帝而建立大梁政权 。消息传到敦煌 , 910年 , 张承奉自称白衣帝 , 建立金山

国 , 但很快被以唐朝外甥自命的甘州回鹘可汗击败 , 订立了 “可汗是父 , 天子是子” 的城下之

盟。

914年 , 曹议金 (名仁贵)取代张承奉 , 废金山国 , 恢复归义军节度使的建置 。与东面的甘

州回鹘和西面的于阗王国联姻 , 并在 918年遣使中原王朝 , 受到后梁的封赠。曹议金为此在莫

高窟建大型洞窟 (98窟)来庆贺 。925年 , 曹议金借甘州内乱 , 发兵征讨甘州回鹘 , 确立了曹

氏为父 、甘州可汗为子的新格局。935年 , 曹议金卒 , 其子曹元德即位 , 与甘州关系破裂。939

年 , 曹元德卒 , 弟曹元深即位 。942—943年 , 借后晋册封于阗王李圣天的使者回京 , 曹元深与

甘州和好 , 并遣使与中原王朝沟通 。944年 , 曹元深卒 , 弟曹元忠即位 。在曹元忠统治期间 , 归

义军文化昌盛 , 政局平稳。970 年 , 于阗与黑韩王朝攻战 , 向归义军求援 。974年 , 曹元忠卒 ,

侄曹延恭即位。976年 , 曹延恭卒 , 弟曹延禄即位。1002 年 , 曹延禄被杀 , 族子曹宗寿即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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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书最晚的一件纪年就到 1002年 , 以后的归义军史只有史籍的片段记载。1014年 , 曹宗寿

卒 , 子曹贤顺即位。1036年 , 西夏占领沙州①。

从中原王朝的历史来说 , 归义军经历了晚唐 、 五代 、 宋初三个时段。在晚唐时期 , 归义军

本是唐朝设立的一个军镇 , 但由于位于中原王朝 “王命所不及” 的西北一隅 , 因此独立性很强 。

到了五代 , 虽然还称作归义军 , 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地方王国 , 新旧 《五代史》 附于 《吐

蕃传》 , 《宋史》 则放在 《外国传》 。由于敦煌处在中西交往的孔道上 , 归义军的周边地区为回

鹘 、 吐蕃 、党项 、于阗等民族占据 , 所以 , 归义军虽然是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权 , 但其民族

的多样性和政权的国际性 , 使它与五代时期其他以汉族为主体的地方政权有许多不同 , 加之敦

煌文献和洞窟保存了丰富的资料 , 使得归义军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旨趣和意义。

然而 , 由于中国传世的典籍对归义军没有系统的记载 , 出土的敦煌文书又大多数支离破碎 ,

迄今为止 , 归义军史研究虽然有许多进步 , 但还有不少问题遗留下来 。本文拟选取有关归义军

曹氏统治者是否粟特人后裔的问题进行讨论 。关于曹氏出自中亚的粟特人 , 前人有过这样的猜

测 , 但没有论证 。我在研究归义军史时 , 一直为这个问题所困扰 。这里只就曹氏为粟特人后裔

的说法提出一些可能的旁证 , 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这样的思路来理解粟特后裔在归义军政权中

的地位和影响。

一　曹议金的来历之谜

敦煌文书和莫高窟题记中 , 都说曹议金家族的郡望是谯郡 , 如写于 919 年的 P.3718 (8)

《张和尚 (喜首)写真赞》 中说 “遂遇尚书谯公 , 秉政光耀”②。又莫高窟第 100 窟甬道题记有

“谯郡开国公曹元德”③。自罗振玉以来 , 归义军史的研究者一般都信从 “谯郡曹氏” 的说法 。谯

郡在今天的安徽亳县 , 三国中魏国的创立者曹操就出自这一门 。曹操一族并非高门 , 但曹魏立

国 , 使谯郡曹氏自魏晋以来成为士族。到了唐朝 , 更为望族 。北图位 79号 (8418) 《贞观姓氏

录》 亳州谯郡七姓中有曹氏;S.2052开元时的 《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 亳州谯郡十姓中 , 曹氏

名列第一④。如果曹议金家族真的出自亳州谯郡的曹氏 , 则确实是敦煌地区的名门望族了 。然

而 , 敦煌的谯郡曹氏一族在曹议金出现以前没有见到任何记载 , 所以曹议金的来历是个谜。

根据我们今天对敦煌社会和敦煌氏族的研究成果 , 自北朝隋唐一直到五代宋初 , 敦煌的大

族保持了他们在敦煌社会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上的优越地位 , 改朝换代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

社会地位。因此 , 一些强有力的家族在敦煌的存在往往持续几个世纪。现存敦煌 《名族志》 、

《家传》 、 地方志 、邈真赞 、墓志铭和莫高窟的碑记 、 供养人题记等资料 , 都集中展现了从唐朝

经吐蕃到归义军时代敦煌几个大族的重要地位 , 如 P.2625 《敦煌名族志》 所记的张氏 、 阴氏 、

索氏 , 等等⑤。如果曹议金出自谯郡曹氏 , 那么这一高门大姓至少应当是在吐蕃统治敦煌以前迁

到敦煌的 , 那么 , 到五代时至少也有几代 , 他们的消息应当留存在敦煌的文书和莫高窟的题记

当中 。但是 , 在已知的材料当中 , 除了有关曹议金家族的资料外 , 很难看到有关谯郡曹氏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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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怀疑 , 曹议金其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敦煌之有汉族出身的曹姓人家 , 可以远溯到东汉时期 , 其中最有名的是曹全 , 因为西安碑

林中保存着书法史上著名的 《曹全碑》 。《曹全碑》 称他是 “敦煌效谷人” , 曹氏先人自秦汉之际

就 “分止右扶风 , 或在安定 , 或处武都 , 或居陇西 , 或家敦煌” ①, 显然与谯郡不是一支 , 以后

这一支在敦煌的历史上也几近绝迹 。

在张氏归义军时期 , 比较有名的曹姓人物 , 是 P.4660 《邈真赞集》 中收录的 “敦煌管内僧

政兼勾当三窟曹公” 和 “入京进论大德兼管内都僧政赐紫沙门曹僧政” , 前者是出身 “武威贵

族” 的 “陈王 (曹参)派息” , 即远祖与曹全相同 。后者未标出身何处②, 从其他文献可以知道

其法名叫法镜 , 是吐蕃到归义军初期敦煌的佛教大法师法成的弟子 , 继法成讲经到中和四年

(884年)③ , 估计他不是出身中原大姓 , 否则赞文中一定会提到 。因为同一写卷中显然为粟特后

裔的康通信 、康使君两人的邈真赞④ , 也不提他们的郡望 , 所以我推测曹法镜也可能是出身曹国

的粟特后裔。

事实上 , 中亚粟特地区的曹国人 , 从很早时期就已经进入敦煌。池田温先生在 《八世纪中

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 一文中指出 , 西魏大统十三年 (547年)瓜州 (敦煌)计帐样文书中 , 就

有曹匹智拔 、曹乌地拔 , 推测是出自曹国的粟特人。他根据唐天宝十载 (751 年)敦煌县差科

簿 , 详细分析了敦煌从化乡的粟特聚落情况 , 其中包括不少曹姓粟特人 。吐蕃统治敦煌以后 ,

这个聚落消亡⑤。

近年来 , 兰州大学郑炳林教授和他的同事 , 陆续发表了一组文章 , 在姜伯勤先生 《敦煌吐

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⑥ 一书关于敦煌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粟特人动向简要提示的基础上 , 对吐蕃

和归义军时期敦煌的粟特人 , 确切地说应当是粟特人后裔 , 做了详细的研究⑦。根据人名来判断

是否粟特人固然有些武断 , 但去除一些主观的看法 , 他们揭示的一些有关粟特后裔的史料 , 有

助于我们了解包括曹姓粟特人在内的粟特后裔的普遍状况 。

在吐蕃统治时期 , 大批粟特人皈依佛教 , 有的仍然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 一些上层人士 , 如

康再荣 , 担任了吐蕃的部落使;还有的人成为敦煌佛教教团的僧官 , 如康智诠任都统之职 。从

大量的敦煌文书记载来看 , 粟特的势力并没有过多地削弱 , 所以 , 在 848 年张议潮起义时 , 与

之一同起兵的安景 , 应当就是当地粟特后裔的领袖 。在张氏统治归义军时期 , 康通信 、康使

君和曹法镜可以作为敦煌后裔在僧俗两界的代表。特别是归义军的兵将当中 , 有不少人具有粟

特的姓和汉式的名字 , 如 P.3547 《上都进奏院状》 记张淮深派往唐朝出使的使团成员有:十将

康文胜和康叔达 、衙前兵马使曹光进 、长行安再晟等 。P.4640 《己未至辛酉年 (899—901)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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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军衙内破用布纸历》 记当时归义军的将领有:衙官米和儿 、 康义通 、 康沙子 、 康山海 、米进

晟 , 押衙康伯达 、曹光进 , 都押衙曹光嗣 , 常乐县令安再宁 , 悬泉镇使曹子盈 。曹子盈又见于

S.619号 , 其官职是 “悬泉镇遏使行玉门军使” , 同号另一件文书是 《归义军都虞候安怀恩

状》①。米 、 康 、 安三姓比较容易理解为粟特后裔 , 但曹姓因为也是汉族大姓 , 所以不能直接指

做粟特人 , 但从敦煌粟特人在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大量存在 , 和敦煌曹姓粟特人的资料多于中

原汉族曹姓的情形来分析 , 上述归义军将领中的几位曹姓人物 , 很可能是粟特后裔 。这也可以

从他们的名字中往往有 “晟” 、 “光” 之类的字眼 , 和他们往往出任的是武职军将这些方面得到

印证 。

无论如何 , 从现存的敦煌资料来看 , 与其说曹议金是出自亳州鼎族或谯郡大姓 , 不如说他

可能是出自粟特后裔的曹姓家族。这一家族的成员在张氏归义军的后期 , 即张承奉统治时期 ,

或担当总管归义军兵马的要职都押衙 , 或出任归义军东部重镇悬泉和玉门两镇的军事指挥官 ,

加上其他粟特人担任的归义军要职 , 如都虞候 、衙官等 , 无疑为粟特后裔的上台提供了有利的

条件 。

关于曹议金是如何取代张承奉的 , 目前还没有清晰的史料来说明 。但从张氏归义军时期一

些大家族 , 特别是张议潮家族成员在曹氏归义军继续入仕的情形 , 表明两者的交替没有出现大

的流血斗争 。然而 , 从前期张 、 索 、 李三氏的政争最终权力回归到张承奉手中来看 , 要把政权

从张氏转移到曹氏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作为粟特后裔的曹氏 , 除了要得到大批粟特后裔的支

持外 , 还要得到汉族大姓的拥护 。一个拉拢汉族大姓的手法 , 就是把自己也变成汉族大姓 , 而

冒用汉族郡望的做法 , 在粟特人中间早就是司空见惯的事了②。曹氏能够得到汉族大姓的支持 ,

政权的交替才能够比较容易地易手 。

总之 , 曹议金自称的谯郡郡望是值得怀疑的 , 从敦煌整个曹姓的材料和张氏归义军时期粟

特后裔势力渐渐膨胀的情况来看 , 曹议金很可能是粟特人的后裔。

二　曹氏的婚姻关系

914年曹议金取代张承奉出任归义军节度使以后 , 第一件事就是遣使甘州回鹘 , 并利用甘州

回鹘可汗的帮助 , 遣使中原 , 希望得到中原王朝的支持。916年的遣使在凉州一带遭劫 , 两年以

后 , 归义军使者才在甘州可汗和凉州仆射的协助下 , 到达后梁 , 得到后梁的恩诏。

至迟在 918年以前 , 曹议金已经娶甘州回鹘可汗之女为妻 , 因为记载 918年开始兴建的 98

窟的两篇功德记中 (P.3262和 P.3718), 已经提到这位回鹘天公主 。从 98窟的供养人像的排列

顺序中 , 我们知道这位回鹘公主是曹议金的第一夫人 , 钜鹿索氏是第二夫人 , 广平宋氏是第三

夫人。如果把曹议金看做是谯郡曹氏出身的士族成员 , 那么他首先娶回鹘公主就是一件很不寻

常的事 。我曾把这种违背中原士族家法的做法 , 看做是曹议金的一种策略 , 即通过娶甘州公主 ,

来重新确立与甘州可汗的父子关系 , 并借后者的帮助取得与中原王朝的联络③。这一点大致不

错。但是 , 当曹议金得到中原王朝的支持后 , 当曹议金的另外两位出身汉族高门的夫人出现后 ,

甚至当 925年曹议金出兵打击甘州回鹘以后 , 曹议金的回鹘夫人的地位没有任何动摇 , 甚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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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议金 935年去世后 , 他的三个儿子相继执政 , 却都把曹议金的这位回鹘夫人奉为 “国母天公

主” (S.4245 、 P.3269 、 P.3457 、 P.2187), 这恐怕不能只用政治婚姻的思路来解释。我们不禁

要问:曹议金与回鹘联姻 , 有无种族上的关系?

粟特人入华以后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 仍然习惯于内部联姻 。如晚唐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娶

康氏 , 其子弘敬娶安氏①。五代后晋皇帝石敬瑭的曾祖母为安氏 , 祖母为米氏 , 母亲为何氏 , 他

本人则娶安氏 (少帝生母)②。天福四年 (939年)《大晋故鸡田府长史何君政墓志》 记 , 何君政

本人娶安氏 , 长子亦娶安氏 , 次子娶康氏 , 三子娶康氏③。即使在中原内地 , 粟特后裔的内部联

姻仍然顽强地保持着 。

曹氏的婚姻关系很难用汉族大姓的婚姻观念来看待 。曹议金娶回鹘可汗之女和索氏 、宋氏 ,

后来嫁女给甘州回鹘可汗和于阗国王李圣天。曹元德 、 元深的情况不明 , 曹元忠夫人称 “浔阳

翟氏” , 是否可信也值得怀疑。翟氏是常常与粟特人通婚的一个胡姓 , 如武威粟特人安元寿的夫

人为翟六娘④ , 康国大首领康公夫人为翟氏⑤ , 这使人觉得曹元忠的夫人也有可能有胡人背景 ,

她的封号是 “凉国夫人” , 也是值得琢磨的 。曹元忠的儿子曹延恭夫人是慕容氏 , 为吐谷浑后

裔。曹延禄夫人是于阗国王第三女天公主。据于阗文献记载 , 直到 982年 , 于阗王室还曾遣使

敦煌 , 想娶曹氏公主为皇后⑥。敦煌曹氏与甘州 、 于阗的联姻 , 决不仅仅是政治上的 “和亲” ,

特别是曹氏与伊朗种族的于阗王族的婚姻关系 , 迄今还很难理清头绪 , 两者的密切程度 , 可能

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要多得多。P.4065曹元忠致于阗皇帝书中说 “某忝为甥舅 , 欢忭极深 , 兼及

诸亲 , 皆增喜悦” , 是这种亲密关系的很好描述 。而且 , 由于敦煌和于阗的婚姻关系 , 不少于阗

人就长年住在敦煌 , 包括于阗国的太子 、公主等要人⑦。

曹氏与甘州回鹘汗族及于阗王族的联姻 , 很难仅仅用政治婚姻来解释 , 很可能是因为他们

的种族同为胡族 , 甚至同为伊朗人种 , 在胡族内部联姻制的影响下而结合 。也就是说 , 从婚姻

的角度也可以为归义军曹氏出自粟特后裔的说法提供一个可能性。

三　曹氏统治时期粟特后裔的地位及其影响

曹氏归义军与张氏归义军政权有着一些明显的不同 , 曹氏与回鹘 、 于阗的联姻 , 使得归义

军的对外关系由以战争为主转变为以和平交往为主。在归义军内部 , 粟特后裔比张氏时期更加

活跃 , 不论在内政和外交上 , 他们都居于重要的位置并起着明显的作用。由于曹氏的开放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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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以敦煌为中心的多民族交往 , 10 世纪的敦煌文化呈现出远比张氏时期更加丰富多彩的画

面。

在曹氏归义军的官府中 , 粟特后裔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归义军使府内部 , 有都头知内宅务

安延达 (P.2703 , 972 年), 掌管归义军节度使衙内事务 , 是曹氏的腹心 。P.3440 《丙申年

(996)三月见纳贺 〔于阗 ?〕 天子物色人绫绢历》 中 , 提到安都知 (都知兵马使)、 罗县令 、曹

都知 、 都头安珂敦 、 翟衙推 、 翟县令 、 曹安定都头 、 曹库官等。P.2814有 《天成三年 (928)三

月都头知悬泉镇遏使安进通状》 , 表明归义军东部重镇悬泉 , 此时仍由粟特后裔掌管。P.2040

《沙州净土寺入破历算会稿》 , 提到五代时的康指挥 〔使〕、 安指挥 〔使〕、 石指挥 〔使〕①。这些

归义军内外重要官职为粟特后裔担任 , 表明曹氏统治者对他们的信任 。如果曹氏也是粟特后裔

的话 , 这一点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

粟特后裔在归义军外交上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虽然 10世纪的粟特后裔 , 或许已经忘记了他

们本民族纯正的粟特语 , 但粟特人驾驭语言的天分 , 多少遗留在粟特后裔的身上。他们中间应

当有不少人不仅能够讲汉语 、 藏语 , 而且可以讲回鹘语 (Uighur)、 于阗语 (Khotanese), 和突

厥化的粟特语 (Turco-Sogdian)②。由于粟特人的语言天才 , 自北朝以来 , 入华粟特人的一个重

要角色就是充当不同国家 、民族间的使者和翻译 , 如西魏时出使突厥的安诺 陀 , 唐太宗与突

厥谈判的中间人安元寿等等。代表归义军曹氏出使东西各国的使者 , 也有不少是粟特后裔 。如

914年曹议金一上台就派遣出使甘州回鹘的康奴子 (北大图书馆藏 102号)③, 951年归义军押衙

康幸全出使伊州 , 958年沙州康员奴出使伊州 , 同年兵马使康员进出使西州 , 等等④。周边国家

派遣到沙州的使者 , 有的也是粟特后裔 , 如西州回鹘使臣在敦煌写的发愿文中 (P.2988+

P.2909), 就有吐鲁番出身的安姓粟特后裔 (turpan-ligh an enaï)⑤。982年出使沙州的于阗使者

张金山 (CāKīmä- s'anï), 用粟特字母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于阗语 《佛本生故事》 (Ch.00274)的

题记和 《医理精华》 (Ch.ii.002)的叶边⑥。如果敦煌的统治者或者接待于阗使者的人员不懂粟

特文的话 , 他的这一举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

在敦煌的下层社会中 , 粟特后裔也无所不在。最典型的例证是 S.2894 背 (2) 《壬申年

(973)十二月廿二日社司转帖》⑦:

1　社司转帖

2　　　右缘常年建福一日 , 人各炉饼壹双 , 粟壹斗。幸请诸公等 ,

3　　　帖至 , 限今月廿三日卯时 , 于曹家酒店取齐 , 捉二人后到 , 罚

4　　　酒壹角 , 全不来 , 罚酒半瓮。其帖速递相分付 , 不得停滞。如

5　　　滞帖者 , 准条科罚。帖周 , 却赴本司 , 用凭告罚。

6　　　　　　　壬申年十二月廿二日 , 录事张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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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社官曹 、社长安 、 再昌 、宋友长 、 梁延会 、 安丑子 、 曹兴定 、 张全子 、 阳

8　长残 、 曹愿盈 、 令狐愿松 、张幸全 、 安延子 、 董丑成 、 梁永千 、 令狐愿兴 、张昌

9　富千。

这个民间结合的社 , 社官和社长都是粟特姓氏 , 社众当中也有些明显是粟特后裔 , 其聚齐的地

点是曹家酒店 , 正是粟特人善于经营的商店 , 所以推测这是一个以粟特后裔为首的社应当是可

以成立的①。这表明粟特后裔虽然早就不再生活在粟特聚落当中 , 甚至被吐蕃和归义军政权有意

识地分散到部落或乡里当中 , 但是到了 10世纪后半期 , 他们中的某些人仍然比较集中地住在一

个区域内 。

曹氏统治者与回鹘 、 于阗的联姻 , 以及曹氏归义军与周边各族交往的增多 , 使得 10世纪的

敦煌聚集了更为繁多的各种族民众 。同时 , 敦煌作为一个典型的丝路城市 , 东往西来的各国使

者 、商人 、 僧侣也不断经行此地 , 更增加了这里民族和文化的多元色彩。特别是 10世纪后半期

和 11世纪初 , 由于东面西夏对甘州回鹘的侵逼和西回鹘王国势力的强大 , 敦煌内部聚集的回鹘

民众日益增多 , 甚至在西回鹘王国的支持下 , 左右着曹氏归义军末期的政权②。而 970 年到

1006年于阗王国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喀拉汗 (黑汗)王朝发生长期战争及最后灭亡 , 促使大批于

阗人东来沙州③。回鹘和于阗人的大量存在 , 可以从敦煌文书和莫高窟题记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 , 10世纪的敦煌文化也呈现出多彩的画面 , 其中包括某些粟特文化要

素以不同于纯正粟特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唐朝时期 , 敦煌的粟特人在自己的聚落当中有自己的信仰中心祆祠 , 到了吐蕃时期 , 祆教

祭祀活动不复存在。张氏归义军时 , 祆教又以 “赛祆” 的民间祭祀形式重新出现 , 而且一直延

续到曹氏归义军的后期④。敦煌保存的一幅祆教女神像 (P.4518.24), 从其绘画风格和特征来

看 , 应当是 10 世纪的作品 , 表明敦煌民众的祆教信仰⑤。据一件突厥化的粟特语信札 (Or.

8212.86), 高昌的景教教士 (Sergius)在给沙州突厥官人 (El Bars Qut lur Alp Tarx an)的信中 ,

问候敦煌的景教僧大卫 (David)⑥, 似表明敦煌景教僧人的存在。敦煌发现的 P.4071 “开宝七

年 (974)十二月灵州大都督府白衣术士康遵课” 的占卜书中 , 有这位名为康遵的粟特后裔转述

的波斯星占术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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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经洞中保存了 10世纪沙州地区汇聚了各种文化因素的典籍 , 也可以说是敦煌保持了

一个国际都会面貌的完整展现 。

这些材料不胜枚举 , 它们都说明了曹氏归义军与张氏归义军在文化上的不同风貌 。张氏时

期刚刚推翻吐蕃的统治 , 以恢复唐朝各项制度为目的。而曹氏时期 , 则采取了以汉文化为主体 ,

极力吸纳其他多种文化因子的做法。曹氏统治下的敦煌外来文化面貌的丰富多彩 , 是否有曹氏

统治者本人源出胡人的背景 , 我不想就此做出肯定的结论 , 而是想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 , 以便

更圆满地解释曹氏归义军时期的一些历史谜团。

曹氏即使是粟特后裔 , 他们早已经被汉文化所同化 , 从文化而不是种族上来说 , 与汉人无

异。但是 , 如果曹氏真的出身粟特 , 则他们还多少带有某些粟特文化的特征 , 并反映在婚姻和

政策等许多方面 , 这些正好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曹氏归义军的某些特征。

魏晋南北朝以来入华粟特人问题 , 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我们目前对于粟特人

的东迁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①, 随着研究的进步和新资料的不断发现 , 相信会有更进一步的发

展 , 对敦煌粟特人的认识也将更加深入 。

敦煌不论从地理范围还是从州县等级来说 , 都不能算是很大的地方 , 但它位于丝绸之路的

咽喉地段 , 自汉代以来就是 “华戎所交 , 一都会也” 。这里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商品中转

站 , 又是中国文化西传的基地和西方文化东来的最初浸染地 。自汉至唐 , 敦煌这个国际都会经

历了多次的兴盛与衰败。在经过吐蕃统治和归义军张氏与周边势力的争斗以后 , 曹氏归义军政

权维持了敦煌地区 100多年的社会稳定和基本不受战争摧残 , 使得当地的多种文化得以保存 ,

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画面 , 可以说贡献巨大 。相反 , 原本较敦煌更具规模的国际大都会凉州 ,

却在这 100多年里衰落下去 , 战乱频仍 , 不复昔日之盛。

 笔者今年 5月 24日曾以本文在日本大阪大学做过讲演 , 并就一些问题与森安孝夫 、 吉田

丰 、 武内绍人 、 荒川正晴诸先生进行过讨论 , 在此谨向诸氏表示感谢。

〔作者荣新江 , 1960年生 , 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100871〕

(责任编辑:高世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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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 1999 年;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 , 《国学研究》 6 卷 , 1999年。



A Surve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100 thAnniversary of the Boxer Movement

Liu Tianlu　Su Weizhi (46)

Topics

Songs of Dai , Records of Dai and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Wei

———An Examination of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around the National History Tian Yuqing (51)

Songs of Dai(“Dai” is a state by the Tuoba Tribe of Xianbei Nationali ty during the Six teen-state

Period), a very popular w ork at court and among Xianbei aristocrats , was a national epic of the Tuoba

people.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Daowu a history of the early Wei , Records of Dai , was produced

based on Songs of Dai.The “Int roduction (Xuji)” to the History of the Wei was based on Records

of Dai.The chief editor and compiler of the tw o w orks w as Deng Yuan.Since Deng Yuan died of a

false charge and Cui Hao also died in pris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se of national histo ry the histori-

ans regarded w riting history of the early Northern Wei as dangerous and , as a result , historiog raphy

ceased to f lourish.Analy ses of the origins of this “Int roduction” reveal that the people of Tuoba expe-

rienced considerable pain and dilemma over certain problems in their early history .This provides an

example of ethnic integration in medieval China , which deserves our great at tent ion.

Keywo rds:Northern Wei/Songs of Dai/Records of Dai /Cui Hao

The Cao Leaders of the Guiyi Army in Dunhuang were of Sogdian Descent Rong Xinjiang (65)

From 848 to 1039 the Guiyi Army governed the region centered on Dunhuang.This governance

by the Guiy i Army can be divided into tw o periods with the year 914 as the demarcation line.In the

early period the area w as controlled by the Zhang family and in the later period by the Cao family .No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has yet been provided for the great dif ferences in both the internal and ex ternal

policies of the two periods.The autho r of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Cao rulers w ere of Sogdian de-

scent ,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o reg ime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 ry of Dun-

huang , the important posts in the Guiyi Army held by Sogdians , the marriages between the Caos and

Huihe people in Yutian and the status of Sogdians w ithin the Cao regime.

Keywo rds:Dunhuang/Guiyi Army/Sogdians/Cao clan

The Cao Clan and the Guiyi Army Regime in Dunhuang Feng Peihong (73)

The w ell-known Cao clan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s of Dunhuang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Song.The Cao clan in Dunhuang had tw o origins———the Cen-

tral Plain and the Sogdians of Central Asia.In this paper the autho r examines the origins of the tw o

Cao cla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power , and the origins of Cao Yijin , the commander of the

Guiyi Army .He concludes that the family of Cao Yijin was descended from the Sogdian Cao clan from

Central Asia , and that af ter he became commander of the Guiyi Army Cao Yijin pretended to be a de-

scendant of the Cao family of Jiao prefecture in o rder to raise the status of his family.The regime es-

tablished by the Guiyi Army and headed by the Cao family in fact consisted mainly of Sogdians.The

culture of Dunhuang revealed by manuscripts found at the Mogao Grot toes w as the product of various

nationalities , predominantly the Sogd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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